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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我是一个建筑农民工，经常到各
村各屯揽活，其中的酸甜苦辣可想而知。而
后，我当选村干，加入扶贫工作队伍。如今每
每回想起那些进村入户开展扶贫工作的日子，
一张张笑脸浮现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有一次，我到一个叫那伏屯的乡下去装修
一栋两层高的楼房。那伏屯是一个四面环山的
小山村，距离镇政府 20多公里。那时，通往
屯里的村道还是弯弯曲曲的泥巴路，我和同伴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摩托车才到达目的地。房主
名叫班金武，一个很高很瘦的男人。刚开始，
我们叫他老板，他望着我，很不好意思地说：

“别这样叫，就叫我班弟就行了。”为了尊重他
的意见，后来我们都叫他武弟。

装修进行了几天，有些材料用完了。班金
武却一连几天都不在家，我不知道他家里还有
什么人，只见两个读小学的孩子在家跑上跑
下。我问：“孩子，你爸呢，你妈妈不在吗？”
孩子委屈地说：“村里人都骂我爸是神经病，
爸爸白天就进山里去挖地，夜深了才回来，妈
妈去广东打工两年都没回来过。”听罢，我不
好继续再问，靠在刚刚铺上的墙砖慢慢思索孩
子的话，身体不由觉得有一丝丝冰冷。

傍晚，一辆农用车载着 20包水泥驶到了
我们装修房子的旁边，把货卸在了房子的前
面。收工时，我们看看天，天空一片晴朗，我

们就把水泥搁在了外面。夜深人静时，我突然
听到有一阵声响，我摇了摇身边的伙伴，然后
悄悄起来一看，原来是班金武在用单手拖着水
泥往屋里搬，一包、两包、三包……直到拖完
为止。那晚突然飘起纷纷细雨，班金武从地里
回来，一刻也没有停歇，把水泥全搬进屋里。
搬完，他坐在屋檐下，高声唱起了《跟往事干
杯》：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
情/我曾经有过几回/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
无人可了解/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这
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干杯朋友/就让那一
切成流水/……我们躲在屋里静静听着，纷纷
细雨也淋湿了我们的心。

后来我了解到，班金武其实并不是什么神
经病。在他 24岁那年，因为父亲生病，家里很
穷，没钱上街买药给父亲治病。班金武看见家
门前的那条小河有许多鱼，为了捞更多的鱼去
卖换钱买药给父亲，他偷偷自制鱼雷去炸鱼，结
果不小心鱼雷炸断了自己的右手，从此他变成
一个只剩左手的残疾人。班金武残疾后，本就
清贫的一家变得雪上加霜。由于他心情太压
抑，独自一人的时候，总会高唱山歌或忧伤的歌
曲来发泄自己的苦闷。所以，村里的人觉得他
性情古怪，纷纷议论他患上了精神病。2010
年开始，班金武的妻子前往广东打工维持一家
人的日常开支，也很少能够回家。

2015年，班金武一家被列入建档立卡残
疾贫困户。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帮扶下，班金武
利用他种植杉木、板栗所得的钱加上他妻子在
广东打工的收入，勉强建起了一栋两层的楼
房。在工期比较紧的时候，班金武找到了我为
他装修房子。

如今5年过去了，我由一名普通农民当选
上村干。几年来，我国实施精准脱贫攻坚战，
我有幸参加到扶贫队伍中去，也负责联系3户
贫困户，班金武就是其中之一。2020年 8月，
我参加了西林县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数
据动态更新工作培训会，负责那劳村150个残
疾人的入户调查。我骑着摩托车从最远的寨子
那伏屯开始着手，当年通往那伏屯的泥巴路如
今变成了水泥路，路旁的山坡长满了绿油油的
砂糖桔和笔直的杉木林。

那天，到达班金武家的时候，已是上午
11点，班金武和妻子早早在他家门前迎接我。

我问：“武弟，这是你妻子吗？”
“是是。”他答。
“她刚从广东回来吗？”
“是的。”
“呵呵，她再不回来，估计你真的要发疯

了！”我开玩笑说。
“那是，那是。”班金武也乐呵呵地回答。
那天，由于需要上传资料到国家残疾贫

困户登记系统，我跟班金武挨得很近，头靠
着头照了一张合影。过后，我打开手机相册
再细看，发现班金武笑得那么自然、那么开
心，流露出一种幸福和慈祥。

经过对 9 个自然屯 150 位残疾人进行普
查，我分别留下和这150人的合照。每晚我都
会拿出来翻看一次，看看他们不同的姿势、看
看他们不同的笑容，慢慢回忆他们跟我讲述人
生的经历，生活中的不幸和有幸。

如果你问我在这几年的扶贫工作中，什么
令我最难忘，那就是我看到了贫困户和残疾人
一张张幸福洋溢的笑脸。

那年到同学颜的家，是新荣镇振新村。
在班车上，颜说她的村子是一个交通很不

便利、人烟稀少的大山旮旯，周围除了山还是
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一点盼头都没有，从
镇上到她家大概六七公里的路程，得走一个多
小时。

她说话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角有一丝不
易察觉的忧伤轻轻掠过。

可是，大山于我而言，却是一个神奇的字
眼。我对那里特别向往。

我们两个到达镇上时，已是黄昏。天边的
晚霞，红妆扮着白云。

走了约二十分钟，经过一片田野，一条通
向山那边的小路出现在眼前。

不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谷，葱郁幽深，鸟儿
欢快地歌唱着，似乎在欢迎我们回家。

而越往村里走，山路愈崎岖。时不时还能
碰上碎石子往鞋里钻。天色渐晚，路上行人渐
少。

这时，经过一个小山坡，有一处墓地，三个
大小不一的由白石子砌成的新坟，形成一个三
角形。估计是哪位大户人家的风水宝地吧，我
猜想。

一阵风吹过，飕飕地，坟上的尘土、纸屑飞
舞起来，很是阴森。

我不禁拖着颜奔跑：“颜姐，平日里都是你
自己一个人走这鬼山路，你不怕吗？”

颜被我拖得上气不接下气：“怕呀，可怕有
什么用啊，习惯了就好，人活着就是一种习惯
吧。”

颜的口气让我费解，这和她的年龄很不相
符。

过了坟山，我们放慢了脚步。
颜说，我亲妈很早就病死了，家里农活多，

爸爸很快娶了后妈，生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
妹，我总共有三弟一妹，我是家里的老大，家务
活基本都是我干的，从四年级开始，一下课就
得往家跑，给弟妹煮饭，寒暑假还得放牛，帮忙
干农活呢，早习惯了。

颜浅浅地笑着，像是在述说别人的事情，
淡淡的。

看着颜沉静的模样，我似乎读懂了她眼里
的忧伤。

春夜的月光洒向回家的路，拖出长长的影
子。

幽静、空寂的山谷让我感到冬日里才有的
寒冷，有些刺骨。

我红着眼圈拉紧颜的手说：“姐，咱们快到
家了吧。”

嗯。颜用力地点头。
小妹，你看……
我顺着颜指的方向望去，朦胧的月光下，

只见山路对面半山腰几户错落的人家，向南而
居，中间隔着一条大山沟，山沟横穿整个大山。

怎么村里这么少人家？我疑惑地问。
颜笑了笑说，我们村的住户散布得很零

星，这片山里有几户，再进去有个村落，那里有
5个生产小队，我家是13队，就我家和四户叔
伯们住在那儿。

哦。我歪头应着。但大山的空气格外新
鲜，我不禁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眼前便是颜家了，门前有条小溪，溪水在
空蒙的山色间穿行。

晚饭后，颜的父母和弟妹都已歇息。这里
的日子明显比山外要长。这些半山腰上的人
家世世代代守着这片大山，隔窗可以对话，下
网可以捕鱼，倒也闲适自在。

不过，最令人窘迫的是洗澡房，一处低矮
的空间，几十块土砖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显
得特别简单。

还好，夜深人静，无人窥视，唯一可以窥视
的，是天上的那一轮圆月。

我和颜相互看守着沐浴。洗澡水打到地
上哒哒哒的声音，惊扰了大山的静谧。

而皎洁的月光落到我们身上，夜色遮住了
脸庞，羞了少女的心，月亮正咧嘴笑。

于是，大山里的月光，从此以后便让我有
了一种别样的情愫，在流年里悠然生长。

□□ 黄志伟（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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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繁芜杂，甚至让人眼花缭乱。从纷繁中
撷取简单，从芜杂中找到纯粹，是一种意趣
追求，一种人性修为，一种人生境界。

秋冬季节的荷塘，杂乱无章，萧然索
味。饭后散步，却偏偏鬼使神差地走近了
这方曾经风光无限的领地，我得承认，除了
将其视为一爿风景，我别无选择。

过去兜风观景，多在乎景观的整体感
觉，因而再美的风光，留在记忆里的，往往
也只是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待时过境迁之
后，那些曾经的美景，往往难在心中留下生
动的印迹。也许是已经走过了心浮气躁的
年轻，也许是渐渐有了一点算得上兴趣的
摄影爱好，也许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了一
段与旅游业界结缘的经历,这些年，渐渐有
了一些于赏景玩物中抓住细枝末节细细把
玩的专注。幸亏有了些许专注，要不面对
这青春不再的莲池，除了感觉寂寥落寞，也
就剩下索然无趣了。

傍晚散步，走进这爿寂静的风景，本来
就是为了排遣白日里的各种纷扰。这么想
着，看看莲池，荷茎弯折于水面构成的一个
个线段影像画面，竟然瞬间抓住了我心中
的某些意趣取向。于是，我把手机摄像头
对准水面，用手指在屏幕上把一切多余的
芜杂物影逐一排除，只将简单与纯粹留在
我喜欢的画面里，屏息静气，小心翼翼，把
萧然寂寥的背景掀开，摄下了一组极美的
风骨碎片。细细赏玩，竟觉得简洁如童画
涂鸦，分明透着纯纯的童趣。

是的，这是一组极简单的线面组合的
碎片。池水很浅，且透着池塘泥土的本色，

即便一直生长在水里，夏日里色相丰满的
荷叶，到了这个季节，也只能化成干枯的茎
条，折扣在水面之上。这倒是与水面组合
成了这个季节里的别致特写，童趣盎然。
看着片中物影，一种童真顺着心思渐渐爬
上了我的心坎，便想，这些叶茎青春的曼
妙，其实已经点缀过这爿美丽的风景，当不
合时宜的季节来临，能将青春幻化成一种
风骨，实在十分难得，即使只能寂寥地将诗
意散落在萧索落寞的莲池里，其美感与意
趣依然顽强地矗立在池塘里，季节性的无
奈淹没不了它们的生动。

我所拍摄下来的，当然只能是一些风
骨碎片。正因为是一个个独立的碎片，它
们那些个原本芜杂得近乎丑陋的背景，被
我彻底地忽视掉了，进入我的视野里的，全
是足以让我陶醉的美感与意趣，哪怕它们
都只是一些碎片。

这使我想到了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
这个世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
睛。记得前些日子和几位年轻人讨论摄
影，我曾有感而发：摄影的艺术，说白了就
是要善于想方设法把丑的东西排除到我们
的镜头之外。其实，这也是我的真切感悟：
世界很大很精彩，作为凡人，我们的胸怀和
视野毕竟有限，许多时候也很无奈，若时时
欲揽整个世界入怀，心中定然装不下那太
多的丑陋与肮脏，善于撷取美与纯真入怀，
我们的世界才会满是纯粹的至美与至爱。

细细把玩这些满是童趣的碎片，我甚
至想起有趣的丰子恺老前辈来了——至
简，至爱，是一种童趣，拥有这种童趣，则需
要一份情怀。


